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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脚步丈量

2020年8月24日，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河

北境内现存有战国、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
代等不同时期长城，行经 9 个设区市 59 个县（市、
区）。其中河北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怀
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总长1338.63千米，长
城墙体共1153段，包括单体建筑5388座、关堡302
座、相关遗存156处……”

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一连串的数字时，河北省
长城保护协会副会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正
高级工程师郭建永似乎并不需要时间去思考——
毕竟，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他和同伴们用双脚
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2006年2月，涉及全国14个省区市的“长城保
护工程”正式启动。

然而，工程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长城究竟有多
长，都在哪儿，存在和保护的状况究竟如何？摸清
长城的“家底儿”、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建立长城文
物记录档案，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作为明长城分布里程最长的省份，2006 年 4
月7日，河北率先启动了明代砖结构长城的试点调
查。

“我所在这一组从秦皇岛的山海关出发，沿着
燕山、太行山走下去。整个调查时间在一年半左
右，沿着外长城、内长城行走了1000多公里。”郭建
永回忆。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基层的长城调查员最是
清楚。

2007年5月22日，迁西龙井关。
参与了此次调查的李子春所在调查小队四人

分成两组，分别对两段长城进行调查。
“我和一位同事去对龙井关西侧群山内的一

段独立长城进行调查，另一组到遵化与迁西交界
的洪山口沿长城主线向东调查。”李子春说，当时
从地图上看，他们这一组的任务似乎并不难。

可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跟沿途碰上的
老乡一打听，要找到那段单体长城，“还需要翻三
座山！”李子春暗暗叫苦——由于前一天在野外饮
食不当，他和同伴这时都患上了急性肠炎，一路走
一路腹痛。

强忍着翻山越岭疾行了一个多小时，总算看
到了那段独立的长城墙体和敌楼——这段单体长
城全长 500米，两端与山险（悬崖）相接，共有三座
敌楼，其功能主要是拦截跨山偷袭的敌人。

令人高兴的是，这段长城整体保存还算完好。
两个人赶忙抓紧时间进行定位、拍照、记录、测量。

结束了调查工作之后，为尽快与另外一组同
事会合，他们决定不再走回头路，而是在墙体北侧
另辟蹊径。穿过这段长城墙体和敌楼后，果然发现
有条狭窄山路。

山路狭窄而弯曲，茂密的树丛将山路覆盖，两
人一边走一边拨开枝丛寻路前行。而此时，雷声越
来越近，雨也开始穿过峡谷缝隙打在巨石上。

“雨一旦大起来，挂满青苔的山石就

会变得极滑难行。更可怕的是，大雨倾聚于山谷可
能形成山洪。”事隔多年，李子春回忆起这一幕，仍
禁不住皱紧眉头。

但更险的境况还在后边：走着走着，脚下的路
没了，一个悬空的跳崖横在眼前。探身向下望，崖
深数十米，下面是个深水潭。

怎么办？进退维谷之际，他们发现长满青苔绿
草的岩壁上，似有几个脚坑隐约向上延伸，一路向
东而去——过去一定有人在此处攀岩出山。

“这是今天唯一的出路了。”两人下定决心，重
整行装，束紧腰带、系好鞋带，循着那几个隐约的
脚坑开始了绝壁攀登。

突然，李子春脚下一滑，岩石被踩落，顿时身体
悬空、下滑。他在忙乱中两手本能地顺势一抓，一把
攥住树根，右脚死死蹬住了崖缝，稳住了身体。

石块翻滚而下，“咚”的一声滚至谷底。李子春
头发直竖：“好悬！五十岁的老命差点撂这儿！”

前途比他们想象的更糟糕,在不足一公里的距
离内，又出现了两个悬空跳崖。两人用同样的攀岩
方法，艰难寻找适合手脚蹬、爬、抓的位置，挑战体
能极限，终于在大雨降临前看到了山谷出口。

三年多的时间，河北长城资源调查队的 25名
队员，就这样横跨全省8个地市，行程89579公里，
徒步近 20000 公里，调查登记敌台 2049 座，烽燧
2665 座，马面 637 座，城堡 302 座……为长城河北
段的保护工作留下了第一手的详尽资料。

用一生阅读

1984年5月4日，秦皇岛。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下到凌晨。整整一夜，

时年27岁的董耀会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
不到 5点，妻子就已经起来做饭了。几个从小

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早早赶来为他送行。可董耀会
还是在床上赖了半天——这一天起，他将暂时告
别这张床，“说暂时也要至少两年”。

“现在只记得送行的饭桌上有一盘花生米、几
根黄瓜，还有西红柿，两瓶白酒。大家只是喝酒，很
少说话。”董耀会至今记得，妻子煮熟饺子时已经
快 7 点了，而出发的时间定在 7 点半。“离开母亲，
离开老婆孩子的那一刻，我不敢和她们的目光相
对，我不知道自己走了之后，她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她们面前。”

这一天，青年工人董耀会和吴德玉从山海关
老龙头出发，开始自费徒步考察明长城。两个月
后，东北青年张元华在北京的平谷追上他们，加入
了队伍。

1985 年 9 月 24 日，他们一起攀登抵达嘉峪关
城楼。

三人又于当年10月20日从辽宁丹东出发，12
月28日到达山海关，徒步考察了明辽东镇长城，最
终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全部旅程。

2020年9月18日，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已经成为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的著名长城专

家董耀会，受邀为学院的师生们做一次演讲。
“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必须是中国人。”谈

及当年走长城的初衷，董耀会说，彼时正值改革开

董耀会董耀会。。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史晟全摄

20072007年年66月月，，郭建永在保定乌龙郭建永在保定乌龙
沟长城记录沟长城记录。。 李子春供图李子春供图

张鹏在使用无人机巡查长城张鹏在使用无人机巡查长城。。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张鹤珊在巡视长城间隙短暂休息张鹤珊在巡视长城间隙短暂休息。。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长城调查队员在野外作业长城调查队员在野外作业。。 李子春供图李子春供图

长城是一生奉献的事业

放初期，社会上涌动着要开创一番事业的激情与梦
想。1981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杨联康用
315 天时间徒步考察黄河，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

“那时候听说有几个外国人计划走长城，对我们是
一个极大的刺激。”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当时除八达岭等少
数几个得到修缮开放的景点之外，绝大部分长城的
资料是匮乏的，还没有人从头到尾完整地走一遍做
过考察。从山海关动身，董耀会他们每天各自背着
20多斤的设备和资料，天一亮就出发、日落前下山，
晚上就住在长城附近的村子里。

“无论走到哪，当地的人听说我们是第一个徒
步走长城的，都会主动给我们提供无私的帮助。”董
耀会记得，有一回，他们请一个放羊的老汉带路，并
想给他点钱作为报酬，老人却说，你们要是看长城
我就带你们去，要是给钱我就不管了。

这一次行走改变了董耀会的人生轨迹。
“从出发的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长

城。”考察归来，董耀会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
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并在其后的36年里，一直致力
于长城的研究和写作，致力于为长城的保护、维修、
宣传和开发奔走。

1998年、2002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访华
期间参观长城，作为国家指定专家全程陪同讲解
的，正是董耀会。

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长城学会，参与研究《长
城保护条例》，倡议成立长城保护基金会，与多所大
学联合成立长城研究学院，到社会各界、大中小学举
办长城文化讲座……最近，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相关工作陆续展开，董耀会也在积极参与。

“长城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讲座上有学生
提问。

“长城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一次行走只是翻开
了这本书的扉页，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等着我和
一代一代的长城人去挖掘和研究。”

壮年时曾把长城比作“老父亲”的董耀
会，现在开始忙着向年轻人讲述长城。2020
年，他参与了万里长城保护计划公益纪录
片《筑魂华夏》的制作，并与用户群体主要
为年轻人的B站进行了合作。

“长城的保护不是我们一群人、一代人
的事情，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新颖的形式
把保护长城这样一件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变
成每个中国人自己的事。”董耀会解释，“要
让‘90后’‘00后’的
年轻人主动亲近长
城文化，体悟长城
精神，参与到世界
文化遗产、中华民
族图腾的保护工作
中来。”

董 耀 会 注 意
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全票通过《河
北 省 长 城 保 护 条
例》。

在 他 看 来 ，条
例的出台为加强长
城保护利用、阐释
长城价值、弘扬长
城精神，推进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解决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保护
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

用双手守护

2020年12月18日，秦皇岛城子峪长城。
雪后的长城上人迹罕至，山路上只留下一串奇

怪的脚印。那是 65 岁的张鹤珊拄着一根自制的拐
棍巡山时留下的。

脚蹬胶鞋、左手镰刀、右手编织袋，拾捡着游客
丢弃的塑料水瓶，劝阻年轻人乱写乱画，给游客讲
关于长城的民间传说……这是秦皇岛海港区驻操
营镇城子峪村长城保护员张鹤珊的生活常态，即便
大雪封山也是如此。

从1978年起，张鹤珊巡护村子附近的明长城已
经40多年了。

因为守长城，从城子峪到平顶峪 10 公里长的
长城沿线，老张几乎每天都要走上一两趟。40多年
里，光爬山的胶鞋，他就穿坏了200多双。其间的每
座山包、每条小路以至长城的每座城楼每个门洞，
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因为守长城，老张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的第一位
农民会员，边保护边研究长城，他写下的笔记，放在
地上有一摞子，七八十厘米高，还整理出了20多万
字的长城考察笔记和故事传说。

秦皇岛市是较早试点长城保护员的地区。
15年前，城子峪村当时所属的抚宁县就成立了

长城保护员队伍，制定责任制和年终考核制度，采
取定地段、定专人、定责任、定补贴、定奖惩的“五
定”模式运行。张鹤珊就是首批受聘的18位长城保
护员之一。

“秦皇岛长城以雄奇险秀著称，但即使这样，仍
有很多点段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很难带来直
观经济效益。”秦皇岛市旅游文广局文物科负责人马
猛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引入长城保护员等社会力量
势在必行，也可缓解基层文物工作者匮乏的问题。

2018 年 9 月，秦皇岛市制定长城保护条例，完
善了长城保护员管理机制，为长城保护员提供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并明确补助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
准。“如今，秦皇岛市有258名长城保护员日夜守护
境内的223公里长城。有些长城段落成了景区，村民
们办起农家乐享受到长城保护的红利，也自发成为
义务保护员。”马猛说。

相比于张鹤珊那一辈人，秦皇岛“80后”张鹏更
愿意把自己看成是长城保护员的2.0版。

迷彩服、变色镜、GPS、专业户外装备、无人
机……33岁的张鹏向记者展示，“咋样，咱这身装备

豪横不？”
2017年，山海关区文物局吸纳长城爱好者张鹏

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干个体经营的张鹏花了1万
多元，用一个月时间考取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
又购置了一架小型民用航拍无人机。

出山海关关城，东北方向8公里外，有一处“倒
挂”胜景，名三道关。

古人在两山对峙的峭壁峡谷间设关三重：第一
道设在涧口，依山傍崖，锁口若瓶；第二道悬于绝壁，
险峻异常，高耸入云；第三道龙盘岭腰，巨石高筑，劈
山截谷。站在涧口仰望，三道石砌长城如游龙巨蟒从
崖顶逶迤而下，直插谷底，又依山背奔腾而上。

但这样坡度接近75°的段落，也给人工巡护出
了难题。“无人机优势在于能对长城进行全方位拍
摄观察。”说话间，无人机腾空而起，往三道关上空
飞驰而去，片刻后便传回清晰的影像。

目前，张鹏和队员摸索了一整套报备、巡查、监
督、反馈体系。他们拍照上传的长城建筑开裂等隐
患信息，成为有关部门开展长城保护的参考。

“这是巡视状态记录软件，记录长城保护巡查
人员的线路轨迹，分析路程路况……”张鹏拿出手
机向记者演示。

针对传统长城保护员单独进入山林的风险，张
鹏他们将巡视状态记录软件与 GPS定位功能相结
合，这样文管工作人员就能够在办公室实时监控保
护员所处位置。

张鹏现在是山海关区长城保护员团队的队长，
他的团队目前有10人，以“85后”为主。

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从众多优秀长城保护志
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伍军
人、大学老师，也有民间长城专家等。

“虽然都是兼职，但是大家热情很高，综合素质
非常优秀。现在报名的排着长队，以至于我们初选
时先问是不是党员。”张鹏说。

除了运用新科技力量无人机进行巡护，队员们
还要结合大数据、专业应用软件等，更好地服务长
城保护和宣传长城工作。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长城保护员2.0版’的团
队，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年轻化、知识化、科技
化和专业化。”郭颖说，这是符合现在长城保护需求
的，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感谢河北省文物局、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
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张家口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赤城县博物馆、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
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中国长城学会、河北地
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
协助）

（上接第十版）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岁月的磨砺、风雪

的侵蚀、战争的洗礼，加之人为的破坏，保存现状“较
差”“差”“已消失”的长城点段，占总数的近七成。

“如今，像1984年那样的大规模长城修复已经
没有了，现在对长城的维修主要是针对长城段落
的不同险情进行精准维修。”孟琦说。

2018 年，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
程（一期）开工仪式在宽城满族自治县举行。“这是
使用社会公募资金进行的长城保护项目。”孟琦介
绍，该工程一期有 17.4万人参与募捐，筹款 281万
余元，已维修长城132米、敌楼1个。目前正在进行
的是二期工程，将维修长城敌楼3个、墙体873米。

平滑如镜的水面容易给人误判，实际上，这里
的很多山险如今都已淹没在水下。长城在燕山南
麓依山势迂回蜿蜒，时而刺向峰顶，时而跌入山谷
没入水中。

孟琦带着记者上山，“这里是水库中间，货车、
塔吊均无用武之地，修缮所需砖头、石条都是用船
一点一点运进来的。然后再由工人往上背，最后通
过缆绳、滑道把材料运送至施工地点。”

潘家口段长城的主要问题是水侵蚀。
“由于水浪的横向掏蚀和正面冲击，造成水下

长城墙体的结构和整体稳定性严重破坏。”孟琦指

着一段墙体说，水的浸泡冲刷使条石基础侧滑变
形，灰浆失效，墙面砖风化酥碱和剥落严重。酥碱
是夯土结构长城的大问题，水库区域内的长城遇
到的问题更大。

“‘隆庆□□年□□造’，字迹有些不清楚了。我
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文字砖。”孟琦指
着被砌回长城墙体的一块砖向记者解释，“这些文字
砖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段长城是哪年由哪些
人建造的，一目了然。很多这样的细微历史信息隐藏
在长城上，也将通过我们的修复继续留给后人。”

孟琦向记者说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年在秦皇
岛一段极度险峻的长城段落调查时，“在那种多少
年人迹罕至的长城边上一脚踩下去，就能感觉到脚
下绝对是以前有人走过的小路，跟荒山不一样。我
们推测是当年修建和维护长城时古人走的路。”

作为把大半生都献给了长城的古建专家，孟
琦最看重的，是这些古建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
后人讲述有关它的故事。而此次喜峰口修缮将以
排险为主，本着最小干预原则，不做过度修缮，保
留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雄关险要、风景奇秀、
独一无二、原汁原味等特点。

“就是希望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的历史细节信
息，给通过这里认知长城的今人和后人，留下一段
真实的触手可及的历史。”孟琦说。

文保专家孟琦文保专家孟琦（（左一左一））带领技术人员带领技术人员对刚刚露出水面的对刚刚露出水面的
长城敌楼进行勘查长城敌楼进行勘查。。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赵 杰摄杰摄


